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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关 注

““破体破体””和文体创新和文体创新、、文学无界文学无界
————兼谈兼谈《《小说评论小说评论》》““三栖专栏三栖专栏””主持旨趣主持旨趣 □□吴吴 俊俊

■短 评

所谓“破体”，简单是指行书的变体，最早是指王氏
父子书法中的献之“改体创制”，就是王献之在父亲王
羲之的书体规范基础上，新创书体，自成一格。具体就
是一般说的行草书。献之也是史上公认的破体书法鼻
祖。后人有诗云“始从破体变风姿”“文成破体书在纸”。
可见，破体之说当是褒义。破体的精义在于立足传统规
范基础，博取各体多家特色，臻于创制新体、自我作古
的境界。因此，破体往往也就是宗师大家首开风气的创
新标志和主要成就。

破体之说后来沿用、引申到了其他领域，不独书法
破体，各体艺术的流变创新都有破体之功。但也有了歧
义，流俗而下，有时破体成为无视规矩、卖弄小技、躁进
侥幸、招摇撞骗的挡箭牌、遮羞布，其恶劣影响广及社
会，造成了糟蹋艺术而不知为耻的粗鄙陋习。书无定
体、文无定法，实际上要看的还是作者的基础功力、经
验识见、审美趣味和动手实践的能力。无奈立场各有所
重，沿袭传统、规矩守成，或变体出轨、自造新制，争执
了千百年，至今仍是纷纭不决。只能说取法高者自有规
矩和创新，下流者就不足与语了吧。

文学破体的优劣成败恐怕相较更容易辨析和理
解。古代以来，诗词曲赋小说种种，无不渐进而成，其中
多少都有破体创制的加持助力，或因破体而终于大功
告成，并成固定的规范文体。只说近现代吧，草创期的
新诗兼有了传统长短句和新体自由诗的文体特点；较
熟知的鲁迅散文诗则是典型的破体新创文体，融汇了
新诗和现代散文的体式——最近于传统行草书的破体
艺术创制。诗剧或剧诗，既是舶来借鉴，也是或剧或诗、
有剧有诗的兼体、破体而成。创作不乏破体，学术研究
一向也重破体——对于王献之破体的高评，其实也算
是古代书艺评价的一种学术褒奖，意义和现在的同行
专业评价基本相当，并成书史定论。尤其是在古代文学
研究中，与破体相关的文体学，早就是一个重要方向；
破体和文体研究成为一种专业门径，如有学者就认为
文体研究可为宋代文学的一大关键，等等。

到了当代、新时期，文学的破体新创仍是一般现
象，并不少见，而且，越来越体现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进
步活力。这已经奠定和显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
现状和灿烂前景。

举其显例来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出版
后，“跨文体”写作渐成文坛风气，不仅一变为文学批评
术语，犹如“80后”之类，也更加受到创作实践的支持，
越来越成了最为突出的创作现象，直到迄今未衰的非
虚构写作等。破体已经成为现今常态。这或也就是广义
的变局时代的一种文学反应体现。这是就写作文体形
式来看的。如果换作对写作者角色来分析的话，也有

“破体作家”（这是我借用书法破体之意的文学活用）的
渐趋流行之势。也就是，有的写作者是以破体写作为主
要方式、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样的写作者不限于传
统的文学创作作家，也包括了学者学术写作，或是两种
身份兼而有之。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学“破体”的现状背
景，形成了我从2020-2021年之交主持《小说评论》

“三栖专栏”的初衷。
我之谓破体写作者的含义，引申而言，大致包括了

这样几种情况：最先是指批评家、学者而兼有文学体裁
和文学文体的创作。比如学者教授偶尔“出圈”兼作小
说或散文或诗歌，也有学术与创作一向并重，但主要仍
是学者的身份。这类创作显然会在诸多方面有别于通
常所说的职业作家创作，其破体之义既是将文学创作
的感性审美注进学术理性的肌理，丰富学者精神人格
的滋润涵养，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带来别种风情，并产生
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互动沟通。在角色意识上，有助
于文学关系中的同情之了解。对文学批评的通情达理、
以意逆志，尤为有益。这是我在《小说评论》2021年第1

期“三栖专栏”开宗明义的“主持人语”中所表达的核心
意思。这种学者而兼创作文体的写作者可说很多，我记
得文中列举过南帆、丁帆、何向阳、张柠、张清华、张新
颖诸教授的大名，个个都是著名学者、批评家而兼或文
或诗或小说的名家。

其次，主要是指学者学术文体本身的“破体写作”，
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上的学术性创制——显然有别于通
常学院教授的规范性学术文体的撰写方式。“三栖专
栏”开张时间有限，后者（以作家而撰著学术为主）尚未
及具体讨论人选，但拟议中的著名者也是如雷贯耳，成
就斐然。老辈如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中年者格非以小
说家而有治《金瓶梅》专著，王家新以诗人而同是翻译
名家，年轻者也不在少数。前者即学者的破体写作讨论
倒是有幸得到两位大家的屈尊支持。孙郁教授的学术
文体往往兼有美文个性的润泽，随性自如，亲切率真，
真可用作治疗刻板学院文章之弊的良药。毛尖教授则
直把性情文字投胎托体成了学术批评，她的文章既是
议论散文、又是义理批评，说是学术学理，却又处处杂
文笔法。一篇文章而有多副面孔，只有洞察练达、鞭辟
入里显出本相颜色。无怪能够妥妥吸粉无数。可惜，这
类破体写作在大学里成不了主流。学院论文讲究的正
襟危坐，有规有矩，好似一个理学家面目才算正宗。人
情人性人心人道种种，在学术论文体制里恐怕是难以
顾及相应温度的了。所以文体别裁的孙郁、毛尖教授
们，只难得做了大学里的稀有生物，非常值得好好高抬
表彰。他们的破体写作具有独特且几乎难以复制的价
值——不仅学术，也很文学。

其三是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所宗文体，无法归类而
成极端案例，实质却最是自由而圆融的一种文章文体
的写作。这种写作将学术文章、文学批评、散文随笔、演
讲谈话、序跋书评等融汇一体。看是随性而谈，信笔写
来，无有任何规矩可言，实则四面八方、中外古今都在
照应，人生书本、个人社会都有关心。文体形散而精神
俨然，行文不羁却自有中心，尤见心思关切的温暖性情
满溢纸面。驾驭文字之力可谓笔到心到而意在言外。有
人说这是回归到古代文章的体式和境界，不再局限于
西风东渐至今的文学分体规矩了，说的也是有一定道
理。不过你看李敬泽的文章，也许会想到这与文章作者
的抱负胸怀有关，并不一定主要关乎文学文体和写作
的技术。还有，超越技术层面谈论问题，我们对于天赋
才情的理解也许该有一定的默认。所以我说过，后天的
努力可以激发才情，但不能赋予才情。《小说评论》第2
期李敬泽专辑，我的主持人语叫作《文章事业 君子不
器》，借李敬泽的文章，表达文体别裁之义及有关写作
人格的看法。

事实上，我的这些看法也是近年文学批评新论的
一种反应或共鸣。源自创作现象，成于理论批评，激发
酿为文学场域的一种话语热点。也是《小说评论》杂志，
2021年7月在王春林主编的努力下，召集了一次会

议，主题就是“小说革命”和文学无界。后来还和《收获》
杂志联合，共同推动文学无界的创作批评行动——目
前还在进行中。除了刊物的推动，这次文学批评新论的
主要发起者我记得是王尧教授。印象里，他首先是在一
次会议上首提“小说革命”之议，后在《文学报》上有文
章论述发表。对于当下小说弊端的针砭固然是“小说革
命”的倡导动因，但积极面向上的理论阐释和有关文学
写作的内涵诉求，无疑是更具建设性的动因。助推“小说
革命”影响传播更重要的，是不久后倡导者王尧的长篇
小说《民谣》发表出版，迄今已成最受批评关注的近年长
篇名作。多数年度文学类排行榜都有《民谣》的前列席
位。而且全媒体的传播加速扩展了对于小说和作者的批
评广度。由此连续聚焦，批评理论和小说创作自然叠加
在王尧的学者和散文家的身份之上，其中越出小说、批
评的文体创新和文学无界的意义一下子就明显和明确
起来了。最先的“小说革命”之论溢出了特定文体的范
畴，一变为文体创新之论，再变为超越技术层的文学价
值论——所谓文学无界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具体创新
体现，更是文学人格、写作精神、包括写作个体将人生觉
悟和社会关怀灌注进具体文学行为的一种道义自觉和
思想诉求。在此，我既是表达对于王尧教授所倡之论的
响应和理解，也是再度阐发“三栖评论”专栏的宗旨。

一般说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论域中，文章体式关联
文脉统绪的承传，且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有着内在关
联。简言之，文体关乎世界观和思想立场。所谓文章辨
体的重要性往往在此。无怪乎文章体式正宗和文化观
念正统的契合，几乎就像是表里合一的有机体。即文章
文体的形式并不独立于观念意识之外。在现代文学概
念里，破除了传统意识藩篱之后，文体意识形态的重要
性有了别样的深意。最重要的是，写作与人生的具体实
践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个人与社会在写作行为里产生
共同的利益交集。写作方式不再主要限于书斋里的个
人天地，而是深广地关乎现实的人类状况和社会生活。
在此意义上，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写作
者的情感之变，认知之变，思想之变，世界观之变。写作
技术具有了广义的人生、社会和世界视野。回头再看表
面上矛盾对立的尊体、破体（或谓变体）关系，实为相互
交织的共同体，而且终归于创新一体。这是将文体实践
的意义提升到辨体观念的更高层，而其价值的广度实
现，就在各体文学的丰富写作生态中。

换言之，传统的“破体”贯穿着当代文体创新的实
践和理论，内含着写作者文学无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人的文学”——新时代中国文
学的文体生态面貌。

西海固之子的倾情之作
□胡 平

“文学苏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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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栋梁被称为“西海固之子”，在故
乡生长20多年，他的报告文学《西海固
笔记》里，不少内容并非出自作者的采
访，而来自他从小留下的人生记忆。在回
忆中，只要花钱买的，西海固人都嫌贵，
一盒两分钱的火柴都不用，靠火草续火。
有的家庭里只有一个碗，爷爷先吃，吃完
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
那里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艰难生
存。而今天，季栋梁开始怀着另一种情绪
回来了，他自2018年起由儿子开车重走
西海固，往返三四十趟，慢慢走，细细看，
更多是一场场目睹人间沧桑巨变的体
味，一个老西海固人与家乡一起重新审
视自己的经历，其中的百感交集自然难
以形容。这就可以理解，他写出的《西海
固笔记》为何感人肺腑，沁人心田。它不
仅来自一次倾力写作，更来自一位本土
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他长期积聚的深

厚情感在这里得到宣泄和净化。
在书中，作者一一历数自新中国建

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改变西海固面貌作出
的不懈努力。自1982年起，国家便启动
实施“三西”农业建设扶贫工程。1996
年，中央实行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
部署，20多年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
宁群体”扛起历史使命，与宁夏人民一起
创造了“闽宁模式”，终使西海固地区与
全国各地同步迈入小康社会。改天换地
的事实说明，最终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
腾飞，使国家富起来，从而有实力推动一
个苦瘠之地获得崭新面貌。

现在我们知道，《西海固笔记》与许
多同类题材作品不同。作者更多在无人
布置和引导下走遍西海固全境，路上没
多少人认识他，更鲜有人知晓他的来意。
他可以在随意停车时与路边人闲聊，也
可以偶然被一所房屋吸引，走过去打听。
当然，对于有些需要搞清的重要事实，如

“梯田建设”“盐地治沙”“扬黄灌溉”“开
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
行”等，他也会专门去有关部门了解，继
之专题造访。这种以田园调查式为主的
采访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贴近生活原
貌与真相，也贴近普通人的生存现实。所
以我们发现，在这部书里，几乎看不到什
么统计数字，但西海固人的准确感受却
被用另一种形式“统计”上来。譬如，这里

人们与水的关系，被季栋梁反复提及和
验证。作者有一天逛到固原中庄水库，发
现一位老汉蹲在水库边眯着眼睛盯了几
个小时，问后得知，老人家是赶了几十里
路来看水，这座水库解决了140万人口
的吃水问题。在以往，季栋梁作为客人到
农家串门，各家的热情问候都是“喝水
吗？”那时有山村喝的是“鸡叫水”，即每
天早晨鸡一叫人们就要和牲口们一起到
山沟里抢水，而如今，这样的村庄里都通
上了自来水，院内种满蔬菜花卉。主人的
笑容是绽放的，“水甜得干净得，现在好
了，美得很！”从这些不刻意的交往中，作
者了解到农民们的真实心境。

即便是对流传较广的先进事迹和人
物的记录，在作者笔下也有不同。书中写
到原闽宁协作办公室主任林月婵，在宁
夏家喻户晓。她在岗位上任职10年，光
西海固的土地就踏上过40余次，逐个走
村串户，调研摸底，亲自推动“母婴工程”

“医疗服务”“母亲水窖”“关爱回族女童”
“关爱大学生志愿者”“闽宁月嫂”等援宁
扶贫公益活动，可谓尽心竭力。后退休回
到福建，患有严重帕金森病，仍心系宁
夏。她的事迹已多有报道，但在《西海固
笔记》中又有新的场面。作者有天来到固
原街头一家羊杂碎小店吃饭，见店里小
媳妇不断倚门往外张望，一问才知，她觉
得好像刚才在街上看到已退休的“林妈

妈”经过，想不能错过请她进店用餐的机
会。厨子丈夫后来也说，当年他和媳妇是
在林月婵组织下到福建打工并结识，攒下
点钱又在林月婵帮扶下回来开了这个馆
子。他们打工人都称林月婵为“妈妈”，对
她感激不尽。这个细节完全来自季栋梁走
街串巷时的见闻，却异常鲜明地铭刻了林
月婵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如季栋梁自
己所说，他是从“低处”写起的，从小角度
切入，以普通人视角切入主题。这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写作选择，也是此书中最值
得称道之处。他把作品称为“笔记”，便是
一种放低的姿态，低到与生活平行，获得
的是读者报以的无保留的信任。

《西海固笔记》具象色彩较为浓厚，
渗透出一种并不常见的气质。它尽量避
免像有些报告文学那样，在场面写照之
外，纳入大量文件体、新闻体和议论体文
字，形成作品两类文体的间杂和兼容。此
作的文笔风格基本统一，即使遇到概括和
论述性内容，也多以平易的文字表达，这
使通篇更接近长篇散记，大量保持现场感
和直观性，活跃着生动的环境和人物，阅
读起来像散文一样舒适自然。能够做到这
一点是要下些暗功夫的，作者重视报告文
学的文学性，为创作增添了许多魅力。此
外，作者也规避了对小说文体的摹仿，排
除过于细腻的描写，保持叙述的通畅。这
些都说明，西海固作家是有功力的。

”

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

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认知之变认知之变，，

思想之变思想之变，，世界观之变世界观之变。。写作技术具写作技术具

有了广义的人生有了广义的人生、、社会和世界视野社会和世界视野。。

“

江苏文学源远流长——特别是南京，备受江南文化之孕育
与经济繁荣之滋养，近年来声誉日隆。不过，江苏的长篇小说领
域在很长时期内显得不那么令人瞩目，这与每每引领风骚的中
短篇小说创作相比时尤其醒目。

如果说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仅仅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
繁荣与发达即足以在小说领域傲视群雄，那么时至 21 世纪以
后，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的逆转。不管是否合理，也不管你是否
承认，文体形式不再平等已然成为事实。所有文学门类中，小说
为大；各种小说文体中，长篇至尊。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与思
想背景下，江苏文坛内部也有了江苏长篇小说创作“有高原无高
峰”的慨叹。实际上在新世纪前十年间，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收
获颇丰，像赵本夫《无土时代》、苏童《蛇为什么会飞》《河岸》、叶
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毕飞宇《平原》《推拿》、范小青《女同
志》《赤脚医生万泉和》、周梅森《至高利益》、储福金《黑白》、韩
冬《扎根》、鲁敏《六人晚餐》等，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近年来，江
苏作家更是将创作热情自觉挥洒在长篇领域，无论是苏南水乡
文风昌盛的江南文化，还是苏北大地大气雄壮的楚韵汉风，以及
身处南北交界的世界文学之都的金陵文化，都在新时代这片审
美沃土上焕发出活力空前的勃勃生机。

最近十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呈井喷之势，每年都有上百部
之多。年轻作家迅速成长，业余作家十分活跃，行业作家引人瞩
目，名家名作更是频频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由来已久的长篇小
说影响力逊于其他文体的现象。从历史题材到现实题材，从乡土
文学到都市文学，从现实主义到先锋实验，从文体形式到人性探
索，从战争书写到成长叙事，无论从哪一个维度上，近十年江苏
长篇创作都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立体创新的强大谱系。更重
要的是，每一创作类型中，均奉献出了个性与创新兼备的名作。

作为一部架构于现实与神话、现在与历史、罪恶与抗争、真
实与寓言之间的奇书，赵本夫的《天漏邑》层层剖视天漏村这样
一个与世隔绝、天象诡异、人行古怪、历史久远的古代东方文明的标本，围绕这个
神秘村落发生的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小说探寻、展现了大自然幽远奥秘的本源
与文明人性的最深层秘纹，深入至道德、文化、审美、历史等领域的内核，对读者的
审美体验产生了巨大冲击，堪称当代文学中最出色的文明史寓言。叶兆言的《刻
骨铭心》则着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中活跃于南京的个体命运、悲欢离
合、家国情怀，其精神力量与审美超越性的确令人刻骨铭心。张新科的《远东来信》
以八封信为线索，首次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远逃中国并得到保护的历史事件进行了
文学再现，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此领域的空白，也
不仅在于其揭秘探源的史学价值，而更在于它在战争叙事与底层叙事之间，在人
性的灭绝与人性的迸发之间，所营构的巨大的思想张力与审美空间。这些都证
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唯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可磨灭。徐风
的《国壶》则通过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凝结了“器”与“道”的关系，容纳了那小至个
性大至民族的情感纠葛、价值矛盾与信仰冲突，更蕴藏了国运人心与世事沧桑。
在复杂的冲突之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人性战胜了家国，审美战胜了文化。

当代史题材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新时代的今天似可归为一种特殊类
型。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人们目不暇接，与传统的断裂意味越来越强烈，
曾经被视为现实题材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历史的性质。有些作家越来越倾向于
将现实与历史结合，将当下的潮流与前人的遗产结合起来，以过去推演现在，对
当下追根溯源。近年来，江苏长篇历史叙述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史”
意识凸显，主体性冲动强劲。而当代史意识凸显与作家审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
与人性探索意识的加强分不开。苏童《黄雀记》在叙事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
计，以三位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形成互文性的立体式结构。在这种“有意
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续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与转型时期的文化迷乱、个体惶
惑紧密结合。所谓“黄雀记”，暗示了小说的特殊结构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层层地剥落外壳，展露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示真相背后的
真相，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启示。王尧的《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
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
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
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此外，李新勇的《风乐桃花》，独到地表现了
当代史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解体的长期过程。李凤群的《大风》则以60余
年的家族史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当代史叙述，透射出“当
代史诗”的气象。姜耕玉的《风吹过来》通过追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段刻骨
铭心的爱情悲剧，令人震撼地写出一代人的心灵史。修白的《金川河》所述个人
成长的悲剧来自亲情、恐惧与憎恨的奇特纠结。另如杨鹤高的长篇小说《下放户
的女儿》，于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
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色彩。

江苏作家对于当下生活表现出相当突出的叙述热情和探索精神，充分展现
出文学苏军锐意进取的责任感和强大的审美创造力。继《黑白》之后，储福金的

《黑白·白之篇》以更为尖锐的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新的艺术境
界。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小说所叙的那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浓厚的悲
剧色彩。几年之后，储福金又苦心孤诣地推出《念头》。小说主人公经由一番复
杂的心路历程，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种自我
定义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活的纯粹性，被建构起来。
范小青的《桂香街》堪称当代中国“第一部社区文学”。小说独到地打开日常生活
化的审美空间，通过琐细的矛盾纠葛和情节冲突，有力地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真正
路径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变人心。如果说《桂香街》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
式打开通往审美世界的广阔通道，那么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则是在挑战汉语
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闯出一条小说表达的新路径。在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彼此纠缠之中，在三个维度的故事环环相套的非线性逻辑链中，读者不能不由
这些新的路径产生对人与生活本身更深层面的思索。当代生活迅速变幻，都市
乱象令人目不暇接，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人生情态与内在肌理，对于长篇小说作
家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课题。鲁敏的《奔月》在把握当下时代的生活与人性现状
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思想驾驭能力和超常的美学才华。在我看来，它追问的不是
带有身份意味的“我是谁”，而是致力于解决更具哲学本质意义的“我是什么”的
问题。鲁敏的小说在许多层面上与传统保持很大的距离，她的几乎每一部每一
篇小说都会有一种新的东西带给大家。姜琍敏的长篇新作《心劫》是情感婚恋题
材不可多得的重大收获，小说在真情与扭曲、荒诞与救赎的交织中充满人性挖掘
的坚硬力度。得力于读者的热情与推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使“人民”的主
题凸显为长篇审美的重中之重。小说虽然没有着力采用现代性的表现手法，但
其对官场、社会个体精神心理层面以及人性人情的刻画入木三分，人物形象复杂
饱满又个性十足。江苏长篇小说在底层叙事与社会问题小说方面也有着显著的
收获。王大进以底层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眺望》是重要代表。应该说，从走出

《欲望之路》到写出《眺望》，经过近20年的观察思考和审美历练，王大进对于人
性与土地、社会与文学的关系都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变化，敏感而理性的强大审美
张力灌注于《眺望》的字里行间。

最后，打通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叙述，姑且称其为百年史叙述，这史诗式写
作在近年亦极为活跃，令人瞩目。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百余年来黄河故道
荒漠中的鱼王庄的变迁，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代代鱼王庄
人屡经磨难，顽强不屈，始终坚守信念延续后代，终将荒漠变为绿洲。小说以生命
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
新路径，并在二者相结合
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划时
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
学该题域之内的扛鼎之
作。张苏宁的《枕河人家》
集百年苏州地域文化史、
风俗史、家族史、个体心史
与民族史诗于一身，是“中
国故事”与“中国讲法”的
成功尝试。


